
招待客人，
老妈非要在家吃

周六下午，小娜正在家里热火朝
天地打扫卫生，就接到老妈的电话：
“小娜，你在家干吗呢？”小娜一听这
话，就知道老妈有事儿，每次老妈要安
排点什么工作，一般开口就是这句。
小娜拢了一下落在眼前的头发，说：
“妈，您有事就直接说吧。”老妈在电话
里笑了一声，说：“明天你老姨和老舅
要来家里看望我，你去超市买点菜，明
天早点过来帮着忙活忙活，买菜的钱
你先垫上，等你来了我再给你。”

小娜说：“哎呦妈呀，买菜的钱我还
是有的，不用您给我。可是妈呀，咱们
去饭店吃不行吗？不用买菜，也不用做
菜，还不用刷锅洗碗，多省事啊！要是
在家吃饭，能把人累死！”老妈一听不乐
意了：“在外面吃不好，显得咱们对亲戚
不上心似的，再说了，饭店能有你舅舅
和老姨爱吃的菜？我告诉你吧，就得在
家里做饭吃才有诚意。你别跟我矫情，
我已经给你嫂子打电话了，让她明天早
点过来给你帮忙。”说完老妈就挂了电
话，根本不给小娜说话的机会。

小娜叹口气：老妈也不知道怎么
想的，招待亲戚下馆子怎么就没诚意
了？人家大厨做出来的菜不比我这二
把刀做得好？也不知道她脑袋里都是
什么理！吐槽归吐槽，小娜还是麻利
地把家里收拾好，老妈的指令必须执
行，得赶紧去超市买菜。

第二天，小娜提着大包小包去了
老妈家，老妈正等着她呢。嫂子大红
也来了，也带了一些菜。老妈接过菜
就往厨房里提，边走边说：“今天来的
是老舅、老姨两家人，你们把拿手菜都
亮出来，让老舅和老姨尝尝你们俩的
手艺，吃个舒心！”

小娜小声嘟囔了一句：“他们倒是
吃得舒心了，我和嫂子得累死。”嫂子
大红也跟着进了厨房，听到小娜的话，

笑了笑。老妈一拍小娜的肩膀：“赶紧
的吧，别磨叽。”说归说，娘儿仨赶紧开
始收拾菜。

正忙得热火朝天，门铃响了，舅
舅、舅妈和表哥一家到了，不一会儿老
姨、老姨父也带着表妹来了，客厅一下
子就坐满了人。老妈和老爸在客厅陪
着客人，小娜和嫂子大红在厨房抡圆
膀子干。小娜边干边吐槽：“你说老妈
这是啥理念呀，去饭店吃就是没诚意，
去饭店多好呀，只带嘴就行了，别的都
不用操心。”嫂子大红也说：“咱妈这观
念确实是需要改进。她昨天给我打电
话，我说请客的钱我跟你哥出，她都不
同意，说花那个钱干嘛，多贵呀。”小娜
哼了一声表示对老妈的不满。

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完午饭，小
娜和大红把碗筷杯盘都收拾了，又在
厨房洗洗涮涮，等客人走了把被客人
弄得乱七八糟的家里收拾好，这才长
出一口气。这一通忙活，小娜的腰都
要累断了。

连撒娇带讲理，
总算说动老人

小娜坐在老妈身边直抱怨：“妈，今
天这通忙活，累得我都吃不下饭，回家
后至少得缓三天。以后家里来客人，咱

直接去饭店行吗？我和嫂子也都是四
十几岁的人了，从一大早忙活到下午三
四点，您就算不心疼我，也得心疼心疼
嫂子吧？”这话一说出口，堵得老妈都不
知道说什么好了，不同意小娜的提议
吧，就意味着不心疼儿女，尤其是不心
疼儿媳，同意小娜的提议吧，自己心里
那道坎又过不去。在老妈看来，在家里
吃饭才是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

老妈拍了拍小娜的胳膊，说：“去，
你这是把你老妈架到火上烤呢？以前
家里来客人，都是我自己忙活，也没把
我累死，现在你跟你嫂子两个人干，还
把你累死了？”

小娜挽着老妈的胳膊撒娇：“以前
的饭店少，挣钱也少，逢年过节你想出
去吃也订不到饭店，当然了，也没闲钱
下馆子，现在不是生活好了嘛，去饭店
咱们吃得起，所以，咱们不能没苦硬
吃。”老妈还想再坚持一下自己的观
点，小娜直接开火，历数以前老妈在家
里请客的缺点，做饭累，收拾屋子累不
说，亲戚家的熊孩子没少把家里东西
弄坏了，比如她上大学时买的益智玩
具，还有哥哥的一套武侠小说……多
少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小娜都记得
清清楚楚，好好地吐槽了一番。把老
妈说得哑口无言。

老妈可怜巴巴地看着小娜：“那你
说以后来客人怎么办？”小娜说，如果
是很亲的、走动频繁的亲戚，只来两三
个人的话，可以考虑在家里请客，但是
如果是那些拖家带口的，必须去饭店
吃，家里经不起他们折腾。老妈考虑
了一下，觉得小娜说得有道理，就点头
同意了。

小娜说以后她请客，嫂子说以后
她请客，两人争着请客，一直在客厅里
摆弄花的老爸一拍手：“不用你们管，
我们老两口儿请客。”小娜和嫂子对视
一眼，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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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儿俩为一顿家宴斗智斗勇
窗外风

点评

好的沟通让分歧“软着陆”
天棋

家长里短 又失约了

杨丽莉 绘

亲人之间的沟通，不是为了分出对

错，而是为了达成共识，满足彼此的需

要——今天的故事中，娘儿俩的沟通就

给我们上了一课。

娘儿俩对于招待亲戚的方式有分

歧，主要原因还在于两代人有“代沟”。

如何沟通？时机和方式的选择很关

键。小娜没有在母亲张罗时泼冷水，没

有在客人面前抱怨，更没有在疲惫不堪

时发脾气。她等到了客人散去、母亲放

松的时刻再聊这个话题。这是沟通的

第一个关键点：不要在情绪峰值时解决

问题。

此外，小娜的沟通方式更是巧妙

——先撒娇，软化母亲的防御；再讲理，

让事实说话。她没有指责母亲的观念陈

旧，而是用具体的案例让母亲看到“在家

吃”的时间、人力成本。这种带着温度的

理性，比单纯的据理力争有力得多。最

终，母女俩达成了折中的方案，让分歧在

理解中落了地。

好的沟通，是把话说得让人听得

进去、听得心里暖，而不是把人逼到墙

角，无路可退。

招待亲戚，老妈非要在

家做饭，女儿却想“下馆子”，

两代人观念来了个大碰撞。

二十年没见表妹了，我们在电话
里约好，今年春节无论如何要聚一
聚。说话时，我仿佛看见表妹眼睛亮
晶晶的，露出两颗小虎牙，就像小时候
一样。那时我们家还没搬到市区，两
家前后村住着。我们一起上学，放学
后一块儿做作业，在院子里跳皮筋，跳
房子。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姐，你要是不结婚就好了，我们

还能天天在一起。”我披上婚纱那天，
表妹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这话
说得口无遮拦，挨了舅妈好一顿批。

电话里我们约好，要么她来我娘
家，要么我去她娘家。反正这个春节，
我们要见上一面。

正月初二一早，礼物装满后备箱，
在家人“路上慢点”的叮嘱声中，我一
脚油门往舅妈家奔。乡下早已不是儿
时的模样，水泥路直通到家门口，路边
一幢幢小楼拔地而起。快到村口时，
心跳莫名快了起来，二十年了，从少女
到中年，中间隔着多少没说出口的
话？表妹会不会还像小时候那样，“毫
无形象”地飞扑过来，给我一个熊抱？

远远地，看见了那棵老樟树，更粗
了，枝丫还是老样子，向着四面八方伸
展。院门大敞着，院里停着一辆小汽
车，两辆摩托车。表哥迎到院门口，笑
着指挥我倒车。舅舅点燃一挂鞭炮，
噼里啪啦地响。舅妈端出果盘，花生、
瓜子、芝麻糖，摆得满满当当。

可是，没见到表妹。
停好车，我拨通表妹电话，开门见

山：“你人呢？”
“姐！”表妹的声音又急又乱，带着

哭腔，“昨夜凌晨三点，我婆婆起来上
厕所摔倒了，骨盆骨裂，现在我们一家
都在医院……”
“啊？严重吗？”
“得卧床休息，身边不能离人。我

大姑姐去上海了，还没回来，我得等她
回来了才能回去……”
“那你先照顾好婆婆，等你大姑姐

回来了，咱们再见面。”
“好……”她顿了顿，“姐，对不起。”

“说什么呢。”
挂了电话，我在老樟树下站了很

久。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隐约传来孩子
的笑声，我想起小时候，我和表妹也这
样笑过。我们在树下跳皮筋，她撑着
我跳，我撑着她跳。皮筋从脚踝升到
膝盖，从膝盖升到腰际，我们总想跳得
更高些，再高些。

返程的路好像变长了。看着一
棵棵后退的树，听着麻雀在枝间起起
落落地闹，脑子里乱糟糟的，怎么一
晃就二十年了呢？我们到底在忙什
么？怎么会二十年都没见上一面？
工作，搬家，结婚，生子，拉扯孩子，照
顾老人……每一件都是大事，每一件
都理直气壮地挤走了我和表妹相见的
时间。

初七那天，我正在自己家里收拾
东西准备上班，父亲打来电话。

表妹来了，带来好多土特产。在
家里坐了一小会儿，又匆匆回去了。

“我留她吃饭，她说不了，还得赶回去
照顾婆婆。”父亲顿了顿，又说：“临走
时，她在相框前站了好一会儿，也没说
话，就那么站着。”

相框里有我俩当年的合影，照片
上的我们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窗外阳光正好，我们对未来满是憧憬，
觉得相见很容易，一辈子很长。

父亲还在电话里说着什么，我应
着，眼睛却看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
影子。玻璃冰冷，映出的人影眉眼间
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我忽然想起，
表妹和我同岁，她的眼角，也该有细纹
了吧。想到这里，心头涩涩的。

年年约，年年失约。年年盼，年年
失望。我们的相聚，大概要等到下一
个春节，或者更久之后。

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已不仅仅
是“女儿”，还是妻子、母亲、儿媳、员
工……太多的身不由己，太多的阴差
阳错。只能在下一次视频通话时，隔
着屏幕看一看彼此，看她笑起来时，眼
角那些和我一样细细的纹……

熊燕


